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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
疫情后数字经济加速的“路与车”

田杰棠　闫德利

摘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随着数字化转型的纵深推进,数字经济“道路不

畅”和“车型单一”的问题日益凸显.政府和业界从２０１８年开始分别布局“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为数字经

济注入强劲的发展动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新基建”和产业互联

网被寄予厚望,成为疫情后加速数字经济前行的“路与车”.“路车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向新的高级

阶段.政府部门应出台鼓励政策,推动“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协同发展,繁荣数字经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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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数字经济在我国汹涌而至,其发展图景波澜壮阔又扣人心弦.短短十余载,我国

跃居世界第一网民大国、世界第一网络零售大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位① ,诞生了华为、腾讯、
阿里巴巴等一批全球领先数字经济企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随着网络连接从人人互联迈

向万物互联,技术应用从侧重消费环节转向更加侧重生产环节② ,我国数字经济“道路不畅”和“车型单

一”的问题日益凸显.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ICT发展指数(IDI),我国在ICT基础设施和接入

方面的排名是世界第８９位,在１７６个经济体中位居中游水平③.落后的信息基础设施,难以承载起繁荣

的数字经济生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产业互联网刚刚起步”的典型特征.
因此,从２０１８年开始,政府和业界敏锐地抓住瓶颈,分别从基础设施和行业应用两个方面,谋篇布局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为数字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能.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据中金公司预测,随着海外疫情和隔离

措施全面快速升级,２０２０年２ ３季度海外经济收缩幅度将超出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的水平,全球新冠疫情

对中国全年 GDP的影响可能将上升至７ ８个百分点④ .在疫情应对中,数字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迎来了一定的发展契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疫情危机提高了数字解决方

案、工具和服务的使用,也加速了全球经济向数字化过渡⑤ .“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紧密相连、互相

促进,是疫情后加速我国数字经济前行的两个“引擎”.“新基建”是适应数字经济换代发展时代要求

的 “高速公路”,是产业互联网充分发展的基础条件.产业互联网则是高速路上高效运行的“智能汽

车”,是“新基建”顺利推进的需求支撑.“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路车协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向

新的高级阶段.一个计算无处不在、软件定义一切、网络包容万物、连接随手可及、宽带永无止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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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点亮未来的数字经济新时代正在到来①.

一、疫情为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一)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变革正加速推进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
促生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保持快速增长,数字技术的

广泛应用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基础领域研究团队

基于２７６万家数字经济企业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及其中９６万家企业的业务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百

万级数字经济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库,通过数字经济企业的规模、属地、经营状态、专利等方面的信息,
观测和分析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分行业分地区发展态势②.

观测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行业发展规模逐年扩大,具体体现在企业数量规模、注册资本规模逐年

增加.从行业规模上看,２０１８年数字经济行业新增企业数４０􀆰８万家,增长率为１７％.累计企业个数达

到２７６万家.从经营状态来看,２０１８年累计在营企业达１９２万个,累计企业在营率为７０％,新增企业中

在营企业数为３８􀆰６万个,占当年新增企业个数的９４􀆰５０％.从营业规模来看,２０１７年可观测企业营业收

入增长１６􀆰３１％,达到１２􀆰６万亿元,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营业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０􀆰４４％,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可观测数字经济企业总营收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企业观测系统.

图２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可观测数字经济企业营业利润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企业观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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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



　　如图２所示,从营业利润来看,数字经济企业在行业规模持续增长的同时,经营效益也不断提高,

２０１７年可观测企业的总营业利润为８９００亿元,比２０１６年增长３３􀆰１３％,远高于同期规模以上电子信

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率(１５％).营业利润率为６􀆰６％,与全国企业平均利润率基本相符.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

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５􀆰２６％,也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和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率.
(二)疫情对数字经济整体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数字化转型带来了难得机遇.尽管短期内数字经济企业同样会受到负面冲

击,但是对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带来的未来机遇则非常可期.疫情防控使数字经济的线上优势则得

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相当于是一次“生产生活习惯的全民数字化培训”,为数字技术应用的推广和扩

散发挥了积极作用.数字经济的重大作用得到普遍认可,互联网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积极帮助

疫情防控.从重要医疗物资全球采购到稳定百姓日常供应,再到大数据协助疫情管理,数字经济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字经济基础领域研究结果显示,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武汉宣布“封城”至３

月３１日,数字经济相关移动应用产品的新增活跃用户数不断上升,总增长率高达６６􀆰８％①.影响过

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地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之后,数字化应用新增活跃用户数迅速攀升

至武汉“封城”当日的１􀆰３倍;第二阶段是居民适应了疫情状态下生活方式的相对稳定期;第三阶段是

２月底之后,各地开始有序复工复产,数字经济活动得到了线下的有力支撑,重新迎来高速增长期.当

然,每一个具体行业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线上和线下之别、居家和出行之分.一般来

说,数字内容等纯线上业务受正面影响较多,线下比重越大的企业所受不利影响往往越大;饮食、娱乐

和通信等居家服务得到快速增长,网约车、共享单车、在线旅游等出行业务受到的不利影响很大.

二、“新基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

(一)关于“新基建”的三个定义

“新基建”的概念起源于２０１８年.在２０１８年４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就“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基础设施”进行强调②;２０１８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新
基建”进行了布局.近期中央多次重要会议高规格提及,“新基建”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理解“新基建”,首先要知道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目前来看,主要是狭义、广义和“新义”三种不

同范畴的定义,分别由中央会议、国家发改委和中央电视台提出.
第一,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新型基础设施,也称为“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或“数

字基础设施”,是由中央重要会议和领导人讲话提出,其含义和范畴会根据发展形势及工作需要与时

俱进.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５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③２０１９年８月刘鹤副总理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辞中指出:
“加强公共数据中心和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④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

会议强调:“加快５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⑤综合来看,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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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６４１０８３７_１１４９８６,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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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有６个,即５G网络、云平台、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
第二,广义的理解.在具体工作范畴,国家发改委把新型基础设施分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信息

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如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

施、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

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

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①.
第三,“新义”的理解.所谓“新义”的理解指的是体现创新、绿色等新发展理念的科技型基础设施

建设.最典型的是中央电视台在２０１９年３月一次报道中提出的“七大领域”,即５G基建、特高压、城
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这一提法广为

媒体传播,对普通民众影响很大.这一定义不仅包含关乎数字经济的部分,而且又加入了特高压、高
铁、轨道交通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这三个定义分别由不同角色提出,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中,狭义的理解是由中央会议和领导

人讲话所明确,是本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和关键.广义的定义是从具体部门开展工作角度进行界

定的,内容全面.与狭义和广义的定义均属于数字经济范畴不同,“新义”的定义突破了数字经济领

域,它是一年前的媒体解读,但其包含的非数字经济领域的内容也在这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考虑之内.
本文的讨论主要基于狭义的理解,即以５G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

(二)“新基建”是驱动数字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

当前,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美英学者一般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数
字革命”.即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次革命的发生,都必须有新的通用目的技

术、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基础设施三大驱动要素的出现.基础设施对经济社会、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

不言而喻.

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

人力、以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技术革命,蒸汽机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机器设

备等物质资本在继土地和劳动之后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蒸汽机成功应用于轮船和火车,促进了航运

的发展,使铁路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开启了近代运输业.

１９世纪下半叶,以电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随着资本所有权

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企业家才能开始成为独立的

生产要素.这个时期,电网和管道运输日益普及,以适应高速发展的城市需求,并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在交通方面,内燃机促进了汽车和飞机的诞生,高速公路和通用航空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革命)萌芽于二战后,兴起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前,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

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

会财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②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５G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成为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石.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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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次工业革命的三大核心驱动要素

工业革命 开始时间 起源地
三大驱动要素

新的通用目的技术 新的生产要素 新的基础设施

第一次工业革命 １８世纪６０年代 英国 蒸汽机 资本 铁路

第二次工业革命 １９世纪下半叶 美国、德国 电力、内燃机 企业家才能
电网、管道运输、高速

公路、通用航空

第三次工业革命

(数字革命)
２０世纪中叶 美国 数字技术 数据 信息基础设施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２０２０年３月.

(三)“新基建”关键作用在于加速数字经济而不是拉动 GDP
“铁公基”等传统基建对 GDP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新基建”的拉动作用则未必明显,其价值更

多体现在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等方面.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经济

发展对线下活动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尽管数字经济规模发展很快,其中不仅有对线下的替代,也有

很多新增部分.但是它毕竟不像前几次工业革命对纯新增投资的大规模拉动那样显著,其“创造性破

坏”的意味更加浓厚.二是数字经济大规模提升了社会总福利,尤其是消费者剩余,但是很多不体现

在GDP上.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多了,一个共同认识是:GDP难以反映数字经济的贡献,应该

有更好的宏观指标来衡量数字经济贡献,可以称之为数字经济的“GDP悖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指

出:“数字产品通常对用户免费,因此他们对福祉的贡献被排除在 GDP之外.但是,除了 GDP数据以

外,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数字革命带来的实际好处.”①

三、产业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

(一)数字经济发展迈向产业互联网的新阶段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第一次热潮中,数字技术主

要在消费领域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门户网站、社交网络、电子商务、网络视频、在线游戏等主要商

业模式的终端用户几乎都是消费者,这一阶段因此也被称作“消费互联网”②.随着“互联网＋”的纵

深推进,数字技术加速与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日益成为数字技术的重要

用户,产业互联网踏步而来.
“产业互联网”这一术语起源于市场,是产业实践的智慧结晶,被企业界广泛接受.２０１８年９月

３０日,腾讯公司提出“扎根消费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的新战略,从而点燃了产业互联网的热度.
产业互联网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要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关键内容、以提升效率和优化配置为核心

主题的互联网应用和创新,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③.
产业互联网具有连接类型多样、行业应用广泛、流程再造深度等特点,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

力,在提高现有产业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产业新增长点、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二)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主要差别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有着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服务对象、
市场主角和增长速度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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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２０２０,WorkingPaper＃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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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服务对象.简而言之,产业互联网更加强调数字技术对组织机构的服务和赋能,而消费互联网

则更多是直接为消费者服务,有点类似于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也有人称之为生活性服务业)的
区别.具体而言,消费互联网的服务对象是个人(２C),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面向的市场是８􀆰３亿网民,
以及１４亿人口.业界一般通俗地讲,产业互联网的服务对象是企业(２B).严格来说,其服务对象是

各类组织,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及政府、学校、医院、其他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等组织,它改变社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其中,我国仅市场主体就有１􀆰２亿户①.

二是市场主角.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公司高歌猛进,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被很多人认

为是市场上的“主角”.凭借卓越的用户体验和快速的迭代创新,互联网不断颠覆传统行业,两者呈现

出一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产业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成为真正的主角.互联网公司作为传统企

业的“数字化助手”,凭借对行业的洞悉,帮助企业成功.两者变成共生共赢的关系.
三是增长速度.如果说消费互联网呈现指数增长,产业互联网则多是线性增长.打一个比喻,消

费互联网如同“沙滩捡贝壳”,产业互联网则像“深海采珍珠”.
当然,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两者不仅是并列关系,还有递进关

系———数字经济正由消费互联网时代迈向产业互联网阶段,并渐呈融合之势.
(三)产业互联网的三种递进形态

从应用形态来看,产业互联网至少包含深度和宽度两个维度,分别对应着专用性(垂直)和通用性

(水平).按照这个视角,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信息型产业互联网.其特点是通用性很强而专用性很弱,通俗的说法是“１００米宽、１０米

深”②.主要指为企业提供基础性的IT和互联网服务,帮助企业完成基本的信息化,并能应用互联网

来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典型的应用包括云计算服务、在线办公系统、B２B贸易对接、C２B个性

化需求搜集,以及简单的生产环节协作.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可以提供这一类服务,当然也包括像

“找钢网”这样的行业信息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消费互联网模式在企业服务领域的简单复

制,也是互联网巨头转型产业服务的切入点.
二是管理型产业互联网.其特点是通用性较强而且具备一定的专用性,通俗的说法是“８０米宽、

３０米深”.主要是指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财务管理、ERP、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数据库构建等服

务.这已经不是完全通用性的IT服务,而是要了解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不同行业的应用特点.
典型的服务商如国内的用友、金蝶,国外的Sap、Oracle等.

三是制造型产业互联网.其特点是通用性不强而专用性超强,通俗的说法是“１０米宽、１００米

深”.主要为企业提供制造环节的“数字孪生”、生产线控制、智能制造等专业化深度服务,也就是大家

常说的“工业互联网”的核心环节.这不仅需要了解IT和互联网,更需要了解行业千百年累计出来的

专业技术知识,是产业互联网的核心难点所在.目前,主要是一些大型制造业企业自己探索,或者在

互联网企业的帮助下开发应用场景.

四、“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新时代的“路与车”

“新基建”的核心在于增强数据存储、传输和计算能力,既是“补短板”又具有“前瞻性”.一方面,
数字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网络速度限制,一些新业态发展受阻,需要“补短板”;另一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数字化大培训”,如果再加上新的基础设施,会催生更多的市

场需求.而产业互联网既是我国数字经济方面的不足,也代表了数字经济的未来.“新基建”和产业

互联网应运而生,两者的协同发展必将繁荣数字经济生态.

６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２０１９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基本情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http://www．samr．gov．cn/zhghs/tjsj/２０２００３/t２０２００３０５_

３１２５０９．html,访问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这个深度并非指技术水平,而是指对行业的介入程度.



(一)“新基建”是“路”,是产业互联网充分发展的基础条件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产业互联网对信息网络的要求较为苛刻,在高精度、低延迟、互操作、安全性、
低功耗等方面有着更高水平的要求.以制造业为例,首先需要生产环节的广泛接入,能感知生产线的

每一个细微参数(物联网);其次需要大量的存储空间,万物互联的数据量十分惊人(数据中心);再次

需要安全、高速、低时延的网络(５G网络);最后还需要对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智能化控制(人工智能).
此外,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云计算).因此,如果没有“新基建”,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几乎

没有可能.
“新基建”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新基建”只是提供了基础的技术支

撑,具体的应用还需要广大企业共同努力探索,不断挖掘产业互联网的深度应用场景.高速公路为智

能汽车提供了畅通快捷的出行条件,但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生产出适宜的汽车.一言以蔽之,对产业

互联网而言,“新基建”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新基建”是万万不能的.
(二)产业互联网是“车”,是“新基建”顺利推进的需求支撑

在传统基建中,政府是主导者和投资方.在“新基建”中,政府的角色可能发生一些变化,更多体

现为投资动员方,企业将成为重要投资主体.最近两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紧张,政府性基金收入

也受房地产调控而增长乏力,如果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过低,必然为各级财政带来较大压力.从

５G网络来看,２０２０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铁塔的５G投资预算合计达１９７３亿元,远
远超出四家公司在２０１９年的利润之和(１４３６亿元).在手机用户潜在市场增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电
信运营商纷纷布局产业互联网,把产业互联网作为“新基建”应用的最大期望之所在.因此,如果没有

产业互联网,“新基建”的投资回报率会大大降低.产业互联网是保障“新基建”顺利推进的有效支撑.
基于“新基建”,产业互联网将展现出满满的活力和广阔的空间,在助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方面发

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腾讯方案为例,以往的飞机核心部件的复材检测需要耗费几个老师傅、数十小

时、几十万元的成本.通过腾讯的人工智能辅助检测系统,现在只需要一个普通检测员花几分钟时间

就能完成.华星光电借助腾讯的人工智能图像诊断技术对液晶面板进行缺陷智能识别,可以检测出

肉眼难以发现的细微缺陷,识别速度提升了１０倍,缩减人力成本５０％,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五、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如何推动“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发展

第一,应从鼓励应用的角度给予适度政策扶持.“新基建”为产业互联网带来了发展机遇,但这种

机遇并不是水到渠成、自然发生的,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投资能力的

负面影响较大,可能导致企业不敢冒风险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因此,政府部门还是应该给予产业互联

网一定的政策支持,以保障“新基建”的顺利推进.一是建设示范应用平台,为广大企业提供数字化转

型的公共服务支撑.以工业互联网为例,行业主管部门可以牵头建立实验性的应用示范平台,探索不

同应用场景的具体实现,有市场前景的成功应用模式再进一步向行业推广、扩散.牵头不意味着一定

都由政府投资,可以联合科研机构、企业一起建设.二是鼓励、启动对产业互联网的需求.“新基建”
的经济外溢性比较强,但也有着技术更迭快、市场竞争激烈的特征,要实现项目的财务平衡并非易事.
在这种情况下,对产业互联网的需求鼓励应该成为政策着力点之一.例如,可以以技术改造补贴方式

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也可以参考创新券的模式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的需求补贴.
第二,数据治理规则应同步推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逼近要靠“新基建”的硬件,也要靠数据治理

的“软件”加以配合,否则将事倍功半.目前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稳增长需要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二
是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巨大作用成为共识.政府部门应该认识到并积极推进包容性治理.

第三,坚持包容审慎监管,营造适宜创新的土壤.２０年来,互联网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方式,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我们仍处于数字经

济的早期阶段”,李国杰院士也强调“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对未来,未知远大于已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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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在看不准的时候给予“观察期”和“包容度”,给予新业态萌发壮大和市

场检验的机会,不能“一人生病,众人吃药”.同时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加以纠正,保障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数字经济企业如何把握这一新契机

随着“新基建”的逐步推进,走向产业互联网深度应用的新契机已经来临,工业专网、网络切片、生
产控制、智能决策等应用可能逐步爆发.那么,消费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龙头企业应该如何适应新

机会? 我们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主动适应“新基建”带来的基础设施条件,升级信息型产业互联网服务,推动企业的全面数字

化转型.尽管信息型产业互联网主要是一些通用性IT服务,但是量大、面广,市场空间和潜力仍然很

大.关键是做好低成本、高安全性的服务,包括对于出现的安全问题给予高额补偿,让企业放心上云.
二是以强大的IT能力支撑管理型、制造型产业互联网应用的底端基础层.垂直平台对产业互联

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由于其专用性较强,难以被消费互联网巨头全面取代.但是互联网巨头的

IT软硬件实力强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行业垂直平台的运行,成为“平台的平台”.尤其是一些

应用宽度较窄的行业垂直平台,自己建设部署IT设施的成本比较高,难以实现规模效应,需要互联网

巨头的支持.
三是投资制造型产业互联网平台,布局未来.业务上不容易切入的,资本上可以投入.很多行业

平台在创业初期由于商业模式不确定性较大,需要风险资本的支持.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很多中小企业甚至难以撑过难关.互联网巨头资金实力较强,对创业企业的识别能力也很强,应该抓

住实现自身未来发展、支持产业互联网应用探索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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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ntResearchInstitute,Beijing１０００８０,P．R．China)

Abstract:ItisamajorstrategicdeploymentforChinatoacceleratethedevelopmentofthedigitaleＧ
conomy．WiththeinＧdepthadvancementofdigitaltransformation,theproblemsofthe “rugged
road”and“singlevehiclemodel”ofthedigitaleconomyhavebecomeincreasinglyprominent．Since
２０１８,thegovernmentandtheindustryhavedeployed“newinfrastructure”andindustrialInternet
respectively,injectingstrongdevelopmentmomentumintothedigitaleconomy．Theoutbreakof
NovelCoronavirusDisease(COVIDＧ１９)hasseverelyimpactedChina’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Ｇ
ment．Thus,“Newinfrastructure”andtheIndustrialInternethavebeengivenhighexpectations,
becomingthe“roadandcar”tospeedupthedigitaleconomyafterthepandemic．The“roadandcar
collaboration”willpushtheprocessofthedigitaleconomytoanewadvancedstage．InordertoprosＧ
perthedigitaleconomyecosystem,thegovernmentshouldintroduceencouragingpoliciestoendorse
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newinfrastructure”andtheIndustrialInternet．
Keywords:Newinfrastructure;industrialinternet;Digitaleconomy;COVIDＧ１９;Roadand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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